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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的故事（2） ! 饶平如
点绛唇

战事结束，一九四六年春，我时年二十
五，在八三师六十三炮兵营任中尉观测员。部
队驻守在江苏泰州。夏天，炮兵营移驻泰兴。
这时，父亲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弟弟兆掄近期
将要结婚，望我能回家参加庆贺，同时也希望
借此次回家机会，把我的婚事谈好。
我依计划去镇江乘船，赴江西九江。到达

镇江时近晚上八九点，码头强烈的灯光映亮
夜空。我顺着石级一路下行，登上一艘开赴九
江的大轮船。七月里天气燠热，大多数乘客不
愿进舱，或坐或卧，提着行李铺盖在甲板上吹
凉风。我不喜混杂在哄闹的人群里，就进船舱
找了个铺位休息。犹忆船舷边有一个圆形的
小窗口，隐约还听得到甲板上小贩在叫卖食
品，而我想是疲累，很快就睡着了。

船至九江，再转南浔铁路抵达南昌，然后
直奔陈家桥 !"号。假期不长，父亲抓紧时间，
第二天就拉了我坐长途车去临川。抵达的时
候天色已晚，父子二人便投宿一家“高昇客
栈”，住定，父亲方向我介绍起亲家的大致情
况，大抵是说毛思翔伯伯是他的至交，家道亦
殷实等等。次日，我们就去了美棠家。

屋子很大，我走过第三进的天井，正要步
入堂屋时候，忽见两边正房小窗正开。再一眼
望去，恰见一位面容姣好、年约二十的小姐在
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左手则拿了支口红
在专心涂抹———她没有看到我，我心知是她，
这便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天气很好，熏
风拂面，我也未停步，仍随父亲进堂屋，思翔
伯与伯母出来迎接，接着就叫了美棠出来与
我见面。

稍歇了一会儿，父亲便取出一枚金戒指，
大约是母亲生前早已备好了的，交给思翔伯，
思翔伯也随即就把戒指拿给竹床上的美棠，
又给她套到手指上———我俩的订婚便是这样
完成了。

在南昌的那几日，白天她在家里帮忙，每
吃过晚饭，我便和她去南昌当时最繁华的两
条街，洗马池和中山马路。其间名牌商店林
立，卖的都是时髦商品，又有各色的小吃店。
说繁华，其实那时的马路上全没有车辆，是只
有往来行人织成的人间世象。

美棠和我就信步闲逛，或者买点喜欢的
小物件，或者吃点小食。

洗马池以东因为没什么商埠，人群一下
子疏少下来。但一路走去有湖滨公园。湖滨是
指那里一个很大的东湖，中有湖心亭。湖畔古
树蔽天，藤条缠绕，我们每每夜游，就爱看幽
幽的荫翳里透射出路灯的光亮，当时观之竟
似有奇趣一般。园中还设露天茶座，是特别辟
一块地方，将一串串的彩色灯泡点缀在花丛
草木之间，而草地上置藤椅茶几，供应清茶。
美棠和我就在这里闲坐清谈，总到夜深。

三弟婚事既毕，我的假期也将结束。美棠
随家人同返临川，我就带着她的照片回部队。
此时 #$旅炮兵营已移回泰州驻地，故我回部
队仍走原先的路线：先到九江乘轮船返镇江，不
过此次是早晨十点的船次。我站在甲板上看风
景，听着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
影，远处红日时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
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在遇到她以前
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
在却从未如此真切过地思虑起将来。

我于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回到江西南昌。
美棠和我的婚事定在农历八月中旬。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
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

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
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
哭起来。后来是八舅母进房来，坐在对面细声
抚慰我良久，我才渐渐止住。

第二天一早，陈家桥这边的人就急急带
着布置礼堂和婚礼用品赶去江西大旅社；岳
父母本就住在那里；美棠也在定姐一家的陪
同下来到旅社里新娘的休息室化妆打扮。江
西大旅社的大门前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左侧
有一排精致的小店铺———一家美容美发店，
一家摄影店和一家租借婚纱礼服的店。我去
美发店最后修理发型，美棠则去选婚纱，我俩
各顾各的。

江西大旅社是西式风格建筑，大厅宽广
高大，挑高了两层楼。厅当中建有一个大的
花台，置满各色花草。两侧有走廊，屋顶则是
玻璃天窗，那天的阳光就透射而下，直照到
婚礼的现场。这时的大厅也已经布置好了，
地上铺了正红色地毯，正中前方摆了长方形
的条桌，也铺了红绸桌布，其上放着结婚证
书、美棠与我的印章和印泥等物，两边点燃
了大红囍烛。

证婚人请的是时任江西省省主席的胡
家凤。胡家凤因与父亲是从前北京法政大学
堂的同学而相熟，出任省主席后劝父亲出来

做点事，故父亲后来做了江西省的省参议员。
胡家凤为人正直自持，先前任省政府秘书长
的时候，因为家贫付不起“电灯费”而被电力
部门以土政策剪断了电线。谁知不到一个月，
胡家凤就擢任省主席，惊得电力部门连夜接
通电线登门道歉，事情在全南昌传为笑谈，大
家也都敬重主席的清廉。

客人们陆陆续续都到了，有两百余众。按
礼，新郎官应该亲自去接证婚人。而这时胡家
凤的专车也到了，我便上车，车辆往省政府驶
去。省政府也许是前朝遗留下的府台衙门，陈旧
而透着幽雅之气。未几胡家凤便从厅中走出，
着一身淡黄褐色的中山装。汽车缓缓开去旅
社，因路上时有人群想围观一下省主席的真容，
开不快。及至下车，父亲和亲友们已在门口迎
接。随着证婚人的到来，现场的气氛又掀起一
个小小高潮。

美棠和我这时并肩立于台下，她披一袭
洁白婚纱，我着一身淡黄军装。那是当时军人
里流行的美式卡其布军便服。两位傧相———
大峥表弟和大忻表妹立在我俩身边，此刻也是
光彩照人。证婚人立于前方中央，右侧站着父
亲作主婚人，左侧站着婚礼司仪。我还记得司
仪喊：“请证婚人致辞！”胡家凤便从衣袋里拿
出发言稿，原来都是四字一句的祝词，全是文
言词句，念了有三五分钟，可惜我俩都没听懂。
接着司仪又喊：“请主婚人致辞！”父亲因是律
师，口才好，他不用发言稿即兴讲，倒讲了有近
一刻钟。以后便是“新郎新娘向证婚人鞠躬”、
“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盖章”，乃告礼成。

我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
结婚照。这个门口并不十分宽大，呈扇形，四
级台阶，两侧各有一根爱奥尼柱，檐亦扇形有
纹饰。六十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
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
的情境，当时的光线怎样伏上这一檐一柱，至
今历历眼前。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二零零八年，我
独自一人回到了江西大旅社。大旅社的门前
因为曾打响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如今已成为
南昌起义纪念馆。建筑格局也多有变化。昔日
宽敞开放的大厅现在改为方形封闭的中式堂
屋，厅前的花木依旧，只是当年的花台也不
再。玻璃天窗已拆毁，唯阳光朗照的庭前，仍
是当年携手处。


